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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教育迅速进入全民网课时代，师范生作为中小学网课中的最直接的重要媒介把

关人，人们对其媒介素养的测量并不充分。对此，本研究对358名师范高校内师范生展开媒介素养调查。

通过数据的因子分析，我们发现了组成师范生新媒介素养结构的12个成分；通过多变量方差分析，我们

发现师范生公民参与、媒介接触度对其新媒介素养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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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situation, the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people studying online quickly. As the most direct and important media gatekeepers,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media literacy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measured. In this study, 358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a media literacy questionnaire. Through the factor 
analysis of the data, we found 12 components that formed the new media literacy structure of 
normal school students, and through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we found that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media exposure of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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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后疫情时代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在全国铺展开来，曾经被视为学校课堂的辅助

性角色——在线教育强势崛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发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中提到，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4.23 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110.2%，

占网民整体的 46.8%。2.65 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在线教育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1]。 
在传播学中，“把关人”又称“守门人”，指对信息进行搜索、过滤、加工、传播的人。师范生们

就在将来的课堂中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把关人”这个角色，他们的媒介素养高低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将传

递给中小学生，信息的内容以及质量的高低将会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并且影响中小学生的价值观形成。 
目前对于师范生的媒介素养的测量仍旧是十分缺乏的，这项研究基于詹金斯(Jenkins)等人开发的十二

种新媒体素养技能(NML)评估了一种新测试的媒介素养自我报告评估工具的心理计量学特性(2006)，以及

詹金斯所认为的目前已经进入“参与式文化”时代理论。样本(N = 358)由师范生志愿者组成，他们完成

了一项全面的在线调查，该调查测量了他们的 NML 技能、数字参与度和公民参与度。对调查项目进行

的因子分析得出了 12 个 NML，这些 NML 以显著的子量表出现，一系列的多变量方差分析表明，这些

NML 与被试者对各种数字媒体的参与以及他们的公民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当下中小学生、

教师以及家长几乎全体参与网课的融合式媒介背景下，讨论了该调查问卷的可靠性以及对未来研究的意

义。 

2. 文献综述 

媒介素养的最早提出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1933 年，英国文学批评家 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他和他的学生 D·汤普森(Denys Thompson)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中提出了媒

介素养的概念。而在 21 世纪，媒体发展到“新媒体”阶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在《网络

传播概论》中谈到受众在新媒体时代作为“产销者(prosumers)”，认为公民还应当具备媒介使用、信息

消费、生产、交往、写作、参与的素养。素养应当是一种能动性的力量，是内化于每个人心中的一种规

则意识，那么作为培育中小学生的未来教师，即师范生的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则更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从历史上看，媒介素养教育发轫于英国，成长壮大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2]。F.R.

利维斯以及 D·汤普森等人从保护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传播中的流行文化的价值观念，认为以报纸报刊等

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标准化文化向低水平文化看齐的文化”，它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

尤其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负面效应。因此他们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如系统的课程和训练，让青少年对

这些大众媒介中流行性文化产生“免疫力”。这也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第一代范式[3]。但也有学者称，

这种媒介教育实际上是抵制媒介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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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媒介素养教育范式强调加强公众对媒介信息内容的选择和甄别能力。20世纪50年代60年代，

媒介素养在大众媒介如广播和电视在人们的生活与学习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的背景下被引入美国[4]。强

调理解媒介，强调此时人们需要的不再是“免疫力”而是“判断力”，判断和分辨各种媒介内容质量的

高低，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和欣赏。 
第三代媒介素养教育范式又被称为“破译范式”，重点强调受众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能力需要

加强。因电视的普及以及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不能再把电视视为低级的大众媒介，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媒

介文本内容与形式[5]。破译范式认为媒介的文本是被符号建构出来的，大众媒介建构出来的“现实世界”

与客观现实世界是不同的，而人们往往将自己所看到的媒介建构的现实当作真实的现实，这样极易容易

造成误导[6]。因此，此时的媒介教育更加注重人们对媒介信息内容的“破译”能力和清醒认知能力。 
第四代媒介素养教育范式的内涵主要是参与式的行动。“参与式文化”一词最早由詹金斯在《文本

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一书中提出，主要描述粉丝的参与性行为。这一时期将人们尤其是粉

圈中的粉丝视为积极的挪用原始媒介文本的创造性生产者，他们拥有着不同的重读的目的，或为交流八

卦，或为创造同人文本和视频，或为形成相互间的认同，这种电视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丰富而又复杂的

参与式行动，迅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且在疫情的影响下，线上教育的全面铺开，师范生们在以后的

工作中必然会“参与”其中，我国俨然进入了一个全民网课的时代。 
2006 年，詹金斯在《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中将参与式文化与融合文化结合起来

讨论[7]。融合是指媒介文本跨越媒体平台、媒体行业之间的流动和合作，而受众则以极大的热情穿梭在

这些不同的媒体平台和行业之间进行文本的迁移活动。媒介教育理念从公众使用媒介、公众认知媒介转

向了如何更好的引领人们去改变社会，促进健全社会发展。英国著名的媒介教育学者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则认为人们在媒介中积极的介入可以通向真正的参与式民主[8]。比如“探知媒介背后的广阔

视野更深入”等。白金汉(2005)正确的指出，就像读写(印刷)素养一样，媒介素养在新环境下也不应该被

视为纯粹的能够被认知或是理性的能力，它还涉及到情感反应和批判性的欣赏[9]。 
参与式文化逐渐成为时代背景，媒介教育理念在 MacArthur Foundation 的白皮书中，詹金斯与 Ravi 

Purushotma、Margaret Weigel 等人合著的《面对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 世纪的媒介教育》提出[10]，他

们认为参与式文化是一种“艺术表达和公民参与门槛相对较低、强烈支持与他人创作和共享创作的作品、

某些类型的非正式导师和有经验的参与者将知识传授给新手、有某种程度的社交联系的成员关心别人对

他们创造东西的看法”的文化样式。参与式文化的发展恰好证明着受众的主动性在当今媒介社会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詹金斯等人认为应当重视媒介素养问题，重新评估媒介素养问题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他们在

当今的全民参与的媒介环境下，确定了 12 种“新媒体素养”(NML)，这些素养包括： 
• 玩耍——适应所处的环境并能解决相应难题的能力 
• 表现——在网络中以虚拟身份进行创作和生产内容的能力 
• 模拟——能够解释和构建实际过程的动态模型的能力 
• 挪用——有意义地采样和重新混合媒体内容的能力 
• 多任务——根据需要突出重点或者转移重心的能力 
• 分布式认知——与能够扩展思维能力的工具进行有意义的交互的能力 
• 集体智慧——汇集内容并与他人进行讨论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 
• 判断——评估不同信息源的可靠性和可信度的能力 
• 跨媒体导航——在各种媒体间跟踪事件和信息流的能力 
• 网络——搜索、综合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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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跨社区交流、辨别并尊重多种观点以及掌握和遵循社区规范的能力 
• 可视化——创建和理解信息的可视表示的能力 

而公民参与从广义上来说，不仅仅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必须包括所有关心公共利益、公共事务

管理的公民参与。且基于詹金斯所提出的“参与式文化”，他认为人们应该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参与到媒

介传播过程，以解决个人的社会化发展，并改善媒介文化环境。而本文的公民参与则泛指师范生能够关

心政治、时事，以及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的参与度。 
那么在中国知网中，以“媒介素养”或“媒介素养教育”为关键词搜索文献，文献数量逾万篇，可

以看出国内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已走出译介阶段，甚至已经建立起了科学的体系。但是对国内外的媒介

素养文献回顾表明，缺乏评估这些新媒介素养技能(NML)适合的测量工具，尤其是在青年之中[9]。现有

工具并不能充分的体现詹金斯等人建议的全部技能。 
随着新媒体环境的日新月异，对于媒介素养技能的测量紧迫性明显上升，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都

指出有必要制定媒介素养评估的相关标准[11]。这将为评估媒介素养与数字参与之间的关系以及促进未来

的媒体发展和师范生的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提供经验。自 2004 年中国传媒大学高校教育研究所创立媒介素

养方向的硕士点以后，媒介素养教育在高校中普遍开设。但是在中小学教育中仍然是缺乏的，也并未纳

入中小学教育体制。虽然目前我国中小学普遍设置了网络教学课程，但只是教授简单的网络技能。加拿

大结合自身的经验，认为媒介素养教育要普及并且成功，需要具备八个要素，其中一个要素即：在教育、

师范学院或大专院校设立正规的媒介教育师资培训课程[12]。 
此外，詹金斯认为融合文化就是一个“新旧媒介碰撞、草根媒介和公司媒介交汇、媒介生产者的权

力和媒介消费者的权力互动”的场域[13]。因此本研究所讨论的媒体，包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即印刷媒

介、电视和新媒体。 
根据相关理论框架，提出本研究的三个研究假设： 
RH1a：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可能映射到詹金斯等人提出的 12 个 NML 技能 
RH1b：重度媒体曝光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比轻度媒体曝光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高 
RH1c：公民参与度高的师范生比公民参与度低的师范生媒介素养高 

3. 研究方法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背景下，媒介素养的概念常常以有限的方式使用，主要是指人们对媒体消

息的批判性理解或处理，同时忽略了他们对于媒体的创造性使用。本研究旨在通过开发和验证一份综合

评估师范生的媒介素养能力的问卷，该问卷可用于测量师范生乃至相关职业人群中的新媒介素养(NML)。
根据 NML 框架，问卷中的条目经过精心设计，该框架将新媒介素养视为社会和文化技能。 

3.1. 样本 

该研究的样本(N = 358)是仍处于学校之中的大一至大四师范类专业的学生，就性别分布而言，样本

包含了 105 名男性受访者和 253 名女性受访者，年龄集中在 19~24 岁。 

3.2. 访谈 

为初步了解师范生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看法，采访了 5 名乐山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学生，并对

访谈记录进行分析。访谈表明，受访者听说过“媒介素养”一词，但仍不清楚其含义，他们都认为为了

更好的在将来从事教师这一职业，需要进行在学位期间在校进行媒介素养培训，师范生对于媒介素养了

解较少，但都希望能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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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设计 

为研究师范生的媒介素养现状问题，在参考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后，挑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并

根据访谈结果进行了一些修改，最终该问卷在问卷星上制作并生成链接，主要通过微信和 QQ 等社交媒

体工具对该链接在师范生群体中进行了分发。 
该调查围绕四个主要部分构成：人口统计调查、数字参与、新媒介素养(NML)和公民参与。调查中

没有强制性问题，受访者可以选择跳过任何一个问题。最关键的部分(新媒介素养调查)旨在通过向受访者

展示一系列关于其个性、社交和文化参与模式，包括与朋友的线上抑或线下的互动、学习方式以及媒体

使用的 54 条陈述，评估受访者的新媒介素养技能(NML)消费和创造性生产模式。这些条目在概念上是围

绕詹金斯等人确定的 12 种 NML 技能构建的(2006)。 
为了确保进行充分的因子分析，同时最大程度的缩短调查时间，每项 NML 技能包含 3~5 条陈述，

总共 56 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技术相关和非技术相关的行为，因为我们认为 NML 技能是超越了媒体专

业知识或者技术能力的社会和文化能力，并根据重要性、连贯性、相关性和唯一性，以 5 级 Likert 型量

表(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意)评估问题。 

4. 研究结果 

4.1. 新媒介素养(NML)量表：因子分析和子量表可靠性 

尽管我们所有的量表项目都试图测试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并且该量表的整体可靠性都很高

(Cronbach 的 α = 0.965)，但我们仍然希望能够确定构成整个量表的子量表。我们最初的研究问题是，该

调查问卷的子量表是否可以很好地映射到詹金斯的 12 种 NML 上。具体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看该量表

是否如预期那样能够分解为与詹金斯等人确定的相似的比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 56 个项目进行

了因子分析，然后评估了从因子分析中得出的每个单独的子量表的可靠性。 
该量表的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P < 0.001)，这意味着该量表适合于因子分析。因此，我们使用凯撒正

态化最大方差旋转方法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为了简化分析结果，我们决定抑制系数低于 0.7 的项目，

按照詹金斯的 12 个 NML 理论框架，我们在 SPSS 中进行的因子分析抽取了 12 个因子，可以解释 71.824%
的方差。按照方差递减的顺序出现的子量表是谈判、可视化、跨媒体导航、网络、表现、挪用、玩耍、

判断、多任务、模拟、分布式认知和集体智慧，我们发现所有的子量表的可靠性都令人满意。 
总之，在詹金斯确定为媒介素养能力的 12 种 NML 技能中，我们的因子分析确定了 12 种。 

4.2. 媒体使用和 NML 之间的关系 

因子分析揭示了子量表构成的各种新媒介素养技能(NML)存在，于是我们继续探索这些 NML 与数字

参与之间的关系。NML 子量表是通过计算 12 个构成项目的总平均值而形成的。我们计算了 12 个变量，

这些变量代表了因子分析而出现的具体因素：谈判、可视化、跨媒体导航、网络、表现、挪用、玩耍、

判断、多任务、模拟、分布式认知和集体智慧。 
为了能够看到不同组之间 NML 技能的差异，这取决于用户在数字媒体中的参与程度，我们进行了

多元方差分析(MANOVA)。为了便于分析，在本研究中的 MANOVA 检验中，我们使用个案排序分组法，

以 30%的分隔点将受访者拆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高分组即媒体使用率高或数字参与程度为重度，低分

组即媒体使用率低或数字参与程度为轻度，媒体使用率的高或低被用作 MANOVA 中的自变量，而 12 个

NML 则被视为因变量。 
问卷调查涉及用户接触三种不同形式的媒体:一种新媒体(互联网)和两种旧媒体(电视和印刷媒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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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检查了受访者的累计媒体接触率，其中包括师范生们在各种形式的媒体上花费的时间:互联网，电视和

印刷媒体。接下来，我们探讨了 NML 与暴露于特定媒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一阶段的调查，根据我们

的第二个假设，我们期望看到高频率使用互联网和低频率使用媒体用户在 NML 技能上有显著差异。 
在观看电视方面，使用 MANOVA 评估的媒体素养水平的多元差异在师范生中确实非常显著:重度使

用电视的师范生的分布式认知(F(1, 1.491) = 3.852, p = 0.050)，在所有 NML 技能中的得分更高(M (high) = 
3.752, SD = 0.037)，而轻度使用电视的师范生的 NML 技能得分为(M (low) = 3.597, SD = 0.070)。高和低

媒体接触量组之间的单变量差异在多任务(F(1, 6.615) = 13.517, p = 0.000)，(M (high) = 3.623, SD = 0.042)) 
(M (low) = 3.297, SD = 0.078)，并且在判断(F(1, 2.046) = 4.061, p = 0.045) (M (high) = 3.722, SD = 0.043) (M 
(low) = 3.541, SD = 0.079)领域尤为明显。 

对于印刷媒体曝光，频繁使用的用户和不频繁使用的用户之间的差异在判断方面也很明显，受访者

即师范生们在判断不同信息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F(1, 1.978) = 3.924, p= 0.048))方面的得分(M = 3.793, SD 
= 0.695)明显比接触媒体频率低的人要高(M = 3.632, SD = 0.716)，跨媒介导航(F(1, 2.031) = 4.187, p = 
0.041) (M (high) = 3.867, SD = 0.689) (M (low) = 3.704, SD = 0.699)方面也有明显差异。 

最后对互联网的媒体接触进行 MANOVA 评估，让我们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师

范生们的新媒介素养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将在讨论部分着重讨论。我们在这部分试图量化受访者的数字

参与程度以及与在线平台的互动程度。根据我们的假设，我们期望数字参与的程度的高低之间会出现显

著差异，参与度高的用户将会显示出更高的 NML 技能。 

4.3. 公民参与与 NML 之间的关系 

此外，由于上述所有关系都是在线或基于计算机的。因此，我们也将公民参与的要素作为替代性脱机

关系类型。正如我们的假设所预测的那样，与公民参与度较低的受访者相比，公民参与度较高的受访者具

有更高的 NML 技能，并且是全构面的显著相关性。差异表现在玩耍(F(1, 22.344) = 51.737, p = 0.000)方面；

在模拟(F(1, 18.331) = 35.051, p = 0.000)方面；在表现(F(1, 12.053) = 19.136, p = 0.000)方面；在分布式认知(F(1, 
33.248) = 99.952, p = 0.000)方面；在多任务(F(1, 29.316) = 63.860, p = 0.000)方面；在判断(F(1, 65.369) = 
203.136, p = 0.000)方面；在挪用(F(1, 19.057) = 28.417, p = 0.000)方面；在集体智慧(F(1, 42.030) = 132.586, p 
= 0.000)方面；在跨媒介导航(F(1, 53.078) = 144.536, p = 0.000)方面；在网络(F(1,24.900) = 54.867, p = 0.000)
方面；在谈判(F(1,53.145) = 145.078, p = 0.000)方面；在可视化(F(1,58.659) = 183.858, p = 0.000)方面。 

4.4. 性别差异 

接下来，我们检查了性别不同的师范生在 NML 技能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我们最后发现男生和女生

的 NML 技能显著性差异并不明显。男生在玩耍(M = 3.779, SD = 0.067)、挪用(M = 3.605, SD = 0.081)和模

拟(M = 3.825, SD = 0.070)方面表现得更好，而女性在跨媒体导航(M = 3.791, SD = 0.044)方面则表现得更

加出色。 

5. 讨论与局限性 

5.1. 讨论 

该研究旨在根据詹金斯等人提出的理论框架，测试新开发的测量新媒介素养(NML)的调查问卷的有

效性，并检验一定地区内师范生的新媒介素养水平与他们的数字参与度和公民参与度之间的联系，为推

动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建立奠定基础。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得到了完全的验证，调查工具将能够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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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詹金斯确定的 12 种 NML 的独立构面。然而我们确实发现在进行因子分析时，媒介素养测量几乎

完全映射到詹金斯等人对 NML 的分类中，并且这些子量表均具有足够的可靠性。 
我们还发现更高程度的数字参与并不意味着高水平的新媒介素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发现。

我们假设较高的媒介素养应该预示着与各个媒体平台的互动程度更高，并且创建多媒体形式的媒介内容

的倾向性也会增加。这一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被验证推翻。这项研究的结果并未体现出多媒体创作和媒介

素养之间的联系。并不如假设的那样，较高的 NML 级别预示着多媒体创作的趋势，而频繁和不频繁的

多媒体创作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这和有些学者的观点不同，即创造性的制作和分发多媒体文本的能

力应与更高水平的媒介素养密切相关[14]。在调查评估中，互联网的接触率即师范生对于新媒体的接触率

不管高低与否，似乎都并未给师范生的媒介素养水平带来明显的提升。反而在电视或者印刷媒介的评估

中，传统类面向的媒体似乎更能提升师范生们的媒介素养水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也许在这样一个

高自由度、高互动性和强交流的新媒介环境下，尽管师范生们可以足不出户即知天下事，可以进行易检

索的参与程度极高的阅读和娱乐体验[15]，然而这也正体现出尼尔波兹曼所言“娱乐至死”的隐忧。师范

生们仍在习得教师技能的阶段，在虚拟的世界中容易沉溺和放纵自我，在海量的媒介信息中和娱乐活动

中不可自拔，比如“抖音五分钟，人间一小时”等戏言也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于娱乐活动的沉迷，包括沉

迷之中默默接收到部分视频或媒介内容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虚荣等负面的价值观念，从而影响到师

范生们的媒介素养水平。 
同样，结果也证实了新媒介素养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这正成为 NML 教育的重要应用[16]。完全

印证了我们的媒介素养与公民参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假设，在 NML 中媒介素养水平表现较高的受访

者显示出他们的公民参与程度要高于那些缺乏媒介素养的同龄人，因此我们认为要提高师范生们的媒介

素养，在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中，也应重视师范生们对于公共生活、时事政治和公益事业的参与度，从而

提高媒介素养水平。 
我们还发现师范生对媒介素养的认识还不够全面，素养水平仍需提高，师范类院校也缺乏相应的媒

介素养培养课程或体系。高校师范生作为未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其目标不仅仅是在于实现个人价

值，更应实现社会价值，为更高的教育和社会输送人才。从这一角度来看，师范生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

值的实现都有赖于师范生个人的全面发展。 
最后，就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而言，我们的假设得到了部分支持。尽管性别确实在 NML 技能方面

表现得有所不同，但此处的差异显著性程度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另一方面，我们曾预测年龄是我们分

析中至关重要的独立变量，但年龄太过集中于 19~24 岁大学生，师范生的年龄差异未能在本研究中得到

很好的体现，这也是本研究的局限性之一。 
总之，本研究中收集的数据将有助于完善经过验证的定量评估媒介素养水平的工具，以补充围绕詹

金斯等人提出的特定框架而构建的针对提高师范生乃至所有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课程体系。到目前为止，

通常使用定性评估工具旨在为培养这些 NML 技能而努力，而该定量工具本质上不适合用于大样本，并

且出于对人力物力方面消耗的考虑而很难大规模实施。因此，我们希望该调查表(特别是用于衡量新媒介

素养水平的基准)将有助于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有关该领域个人能力描述。 

5.2. 局限性 

本研究的主要缺点如在研究中对师范生的描摹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没有考虑到其他

维度，比如师范生的个性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等，这无疑会对结果产生一些影响，未来研究中可以针对

师范生的个性或更多维度进行媒介素养培养的探究，进而能对整个师范生群体的媒介素养进行更加全面

的描摹，能针对群体的共性提出更多的建议和改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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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内容也可以进行改进。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测试该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在

结束调查时提供了一个评论部分，使受访者能够就评估工具提供反馈。在对这些评论进行分析之后，我

们发现应该尝试缩短调查的长度，本次调查包含 80 多个问题，耗时 15 分钟左右。尽管与定性评估相比

这个时间更加易于管理，但是仍应缩短问卷以供快速调查和评估。 

5.3. 对未来研究的意义 

第一，考虑到使用定量方法来测量主观技能和能力的固有缺陷，本研究提出了有关定量方法在技能

测试中的适用性的重要问题。未来在测量和评估工具的领域的研究应该探索对定性评估中的这种定量测

量进行三角测量的必要性，以便对媒介素养进行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评估。例如，可以将这样的调查

与实际的中小学实习表现相结合，参与的师范生可以实际证明他们的相关媒介素养技能报告，还可以更

好的了解各个基准和最终素养水平评估之间的关系。詹金斯等人认为教师可以在课堂实践过程中“使用

教育模拟、替代和增强现实游戏、webquest、生产活动、博客和维基百科，以及研讨练习。这些练习包

括积极地将知识生产和社区参与的新技术应用于现有学校课程的学科范围”。 
第二，对 web2.0 平台的相关研究是媒介素养研究领域未来的方向。在“互联网 + 疫情”的时代下，

信息的传播门槛低，速度快，过载严重，并且线上教育如火如荼，对于媒介平台的选择、质疑和批判能

力就成为师范生培养的一个重要面向。面对思维更加活跃的，被称为“网络原著民”的“00 后”、“10
后”，尤其是在线上教学时，由于不是面对面的教学，学生的注意力更容易被无关的事情所吸引。这就

需要教师通过使用更加新颖的教学方式或者使用不同的 web2.0 平台去捕获学生们的注意力，这就需要师

范生们在学位学习期间有意识培养媒介的选择能力和使用能力，选取既可以充分调动学生感官刺激的、

又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中学到知识的媒介，提高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此外，媒介素养水平评估领域的未来工作应该尝试解决标准化和可扩展性问题。这样的调查能否在

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类型的课程体系中得到普遍使用？虽然国家(甚至可能是国际)媒介素养评估肯定会在

教育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我们的研究经验表明，此类评估工具的过度标准化可能会导致调查结果的有效

性下降。为更好的评估特定人群，我们建议将因素中年龄和文化背景将成为调整此类调查的两个关键因

素，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强调普遍适用性和个人相关性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重要性，有助于引起

高校或相关教育机构对于媒介素养的重视，这样可以让青少年不断创造新的媒介文化的同时思维变得更

加活跃、个性更加鲜明、更加有自主创新性，形成更加有序的媒介使用秩序，以培养师范生的媒介素养

水平为起点，相应的培养出高媒介素养的中小学生，从而营造更加风清气朗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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